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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期待的
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

□张燕玲

60年前的今天，18岁的壮族青年韦其麟考上武汉大学的
同时，在 《新观察》 发表了他的叙事诗 《玫瑰花的故事》，
大二又在《长江文艺》发表了后来被载入文学史的长篇叙事
诗《百鸟衣》，并被《人民文学》《新华月报》转载，后来又
推出单行本，翻译成多国文字，盛况空前。这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广西最早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品。次年，21岁的壮族诗人
韦其麟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年轻的会员，这个被前苏联《文学
报》 誉为“居住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中的天才的代表人物”

（奇施科夫《李准和韦其麟》），60年来一直以其高洁的为人
和烂漫的诗意成为广西文学的一个精神高度。

60 年后的今天，回望文学前辈，文脉清晰，文情却繁复。
1990年代以来，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军事发生了世界性的种
种变局，加上传媒技术与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不同的民族、地
域、性别、阶层，交错并置在一起，融合在全球化、地方性、族群
性的环境中，又因作家各自个性特点、美学理想、写作追求、创
作风格、文化趣味的不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日渐多
样。可以说，现在的广西民族文学虽然没有出现胜景般的文学
奇观，但多样化的写作也杂花生树。

这是一批钟情文学的青年民族作家，他们在文学变局中
自觉追求不变的文学内核。他们明白文学是人类精神的最内
在的本质反映，这个核心的含量、重量和质量是不可能改变
的，无论社会形态如何改变或不同，文学的本质不会改变。
只有对文学内核的坚守，才可能有新鲜的发现、感知和表
达。于是，他们关注写作本身，既注重各自的民族身份，也
关注各自作为作家本身所达到的高度。他们在接续文脉与地
气中追求理想，追求穿透世道人心的艺术力量，追求地域
性、民族性与现代性、艺术性的有效融合。虽然他们的创作
实绩未能翘楚于全国青年文学，但也佳作频频。广西有12个
世居民族，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也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我企望
能从这幅少数民族文学版图辨识近三年那些令我动心的清新
风貌并记录下来，以为小引利于更多同行的研究。

民族书写：现实与梦境

我常常行走于民族地区，也常常感叹那些充满民族个性
的生活习俗在现代化的双刃剑下渐渐消失。但在生活深处，
民族暗语依然潜行，尤其是那些长者的虔诚守护，他们常常生
活于梦境与现实中，视梦境与现实同样重要。这样的质地同
样体现在民族文学作品中，尽管文学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我
们会不时发现，民族地区的文学新作中那些值得珍视的东西、
那些与汉文化有差异性的东西常常闪耀着我们梦想的星光。
比如那部挥洒着红柯再造民族神话出色能力的《生命树》，充
满了红柯的心性气质与小说精神，那首摄人心魄的蒙古长调
奶歌绵延不断，故乡、母亲、土地、自然、生命，几条故事线一一
展开，舒展动人，如梦如幻。作者从多民族的神话传说出发，
现实与幻觉交织，人与自然相生，异乡与故乡神契，充满着隐
喻、神性与诗意，冲击着我们的心扉，也直抵世道人心。还有
回族作家李进祥的《换水》，他居然以讲述性的语言和淡淡笔
触把现实生活讲述成一个传说、一个由洁净到沾染了污秽再
到洁净的梦想过程，而现代生活所有的伤痛和挣扎，都隐在人
物故事背后，隐在文字背后，支撑其中的是回族人的信仰、尊
严与梦想，而梦想比现实更接近文学内核。

虽然广西还缺少这样独特而动人的小说，但我还是在壮
族的李约热、黄土路、阿耒、陶丽群、潘小楼、王勇英、梁
志玲、蒙飞，瑶族的光盘、潘红日、纪尘、冯昱、林虹，侗
族的杨仕芳等人的小说里，感受到这种既冷静面对现实又根
扎足下大地、既接通那些包围自己的充满本民族暗语的精神
原乡又书写现实的底层沉默与梦想的小说。这些作品荒诞又
神秘，或隐忍或清新，直面严峻现实，却始终怀抱着理想。

李约热曾获过或入围过多个国内小说奖，小说集入编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去年《作家》发表了他的首部长篇
小说《欺男》。作品以平民化的视角，讲述1980年代初发生
在南方野马镇既真实又荒诞的故事，或者说它承载了野马镇
80年代的历史。是的，长篇小说是承载历史的。李约热写过
有全国影响的系列中短篇小说，比如描写梦想与现实冲突的

《戈达尔活在我们心中》、对乡村伦理追认和人性自我反省的
《青牛》，而《李壮回家》《巡逻记》则追问社会转型期的我们以
及我们的孩子——那群难以关怀和教养的时代孤儿，如何寻
找与重建我们失落的家园——哪怕一块葬身之墓地？他仅用
具有横断面意义的故事就告诉我们那些沉默的底层同胞是如
何坚韧地“活着”，因为哺育他们的村庄不再是“涂满油漆”就
可以隐喻和象征的了。戈达尔、油漆、青牛、一团金子、墓道等
等在善用意象的作者笔下，仅仅是一枚种子，它们在他心里发
芽生长出这一个个意味深长的世情和人生片段，尖锐、内敛而
内省，充满隐喻和文学力量。但它们还不足以成为历史，中国
乡村“野马镇”1980年代的历史在《欺男》里。

是的，1980年代已经是“激情与理想”的代名词，然而
李约热说，“那只是硬币的一面”，而另一面是被命运放逐的
人们。他笔下的人物——野马镇的人们，那些在苦水里浸泡
太久而发慌、发傻、发病的人们，就连孩子也是这样。这个
令人疼痛和堵心的“屁民”的故事，那些普通平凡、没有权
势的农家子弟，一如可以“慢刀割肉”的马万良及其三个儿
子两个女儿，只能被村霸黄少烈凌辱欺负，只能在野地里生
野地里长。凶险与神秘，“屁民”们在这里不过是生活与利
益与权势捉弄的脆弱存在，悄无声息地消散在相互围观与敌
对中，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彻骨荒寒。尽管故事发生于1980年
代，但作者告诉我们，“就是把他们放在清朝，他们也是这
么过”，“很多年前，我就是他们”。这是乡村少年的伤痛记
忆，及其乡村底层的命运挣扎和根深蒂固的国民性。作品笔
触尖锐，犀利惨烈，直指时代、权势和所有的人心，读之便
有“生活大于故事”之感，有痛于生活之痛，痛于我们身上
也有的看客围观心态，以及欺小凌弱的势利、恐惧懦弱的无
骨、争当奴隶而不得的奴性等等国民性。作品叙述尖锐，但
不失悲悯。这个应该得到更多关注的长篇小说，一如他笔下
大多的病态人际关系，都不同程度地回归到良善，精神追求
依然指向理想主义。最终，马万良的灵魂依然悬在野马镇的
高处，指向家园，梦想着人间最后的一抹暖意，荒诞的表象
下，内蕴着一种潜在的文学力量。我想，这得益于李约热叙
述的内敛，得益于他谦和的外表下一颗如野马奔腾的心灵，
得益于他日常沉静而散淡的脸庞上那双明亮的眼睛，他把这
股热能化入了他的笔尖。这个素质全面的作家，一直深知文
学的虚实之道，在《李壮回家》中，他高妙留空的艺术空白
和真实的幻觉，也许已经意识到 《欺男》 叙述的“满”与

“实”，期待自己有所改变，让自己的创作呈现出更丰富、更
自然也更自由的形态。

读光盘的小说，我们常常无需考究他笔下荒诞故事的可
能性，但却真切感受到命运无法把握的可能性，感受到人物
极端性格的悲剧性，感受到故事里穿透的无奈和悲凉，以及
命运顽强透示出生活最后的质地。极度荒诞的故事背后深潜
着作者对人类生存困境和心灵伤痛的深度思考。这是我在第
六届茅盾文学奖初评时对光盘 《王痞子的欲望》 的推荐意
见。令人佩服的是，光盘多年来继续保持着强盛的创作状
态，继续用幽默荒诞的手法，书写人性的无望和疼痛。比
如，《搞好关系》 中那一串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故事，《美
容》对瑶家文化的蒙昧之处的深刻审视与批判。值得一提的
是他去年的中篇 《慧深还俗》，讲述慧深和尚为抚养捡到的
女婴，还俗当父亲的故事。令人想起那个“一生的终极理想
就是为了生一个女孩给恩人做妾”的王痞子，可喜的是今天
的慧深已经站立在更高的人性层面，因为慧深不是报恩，他

是从虚幻世界的洁净，走向了世俗社会的上善，实践了从神
性到人性的完善，小说也在更深层的维度上，思考着关于人
以及生存和灵魂的话题。如果说这是个温暖的有梦想的叙
述，那么新近的《渐行渐远的阳光》的内核却有股令人疼痛
的狠劲，光盘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令人心酸的人生百态图，当
城乡结合部的棚户重病后，在求助无门之时，只能拖着病残
之身心牺牲妻子，并依住在妻子再婚小楼的一层。荒诞的故
事透视着人物心灵深处不可承受之伤，颇具宿命色彩和悲剧
性。这些发生在瑶族故乡桂城、沱巴、玫瑰镇的故事，便是
光盘小说叙事的起点与归宿。一方面他以直面现实的勇气，
展示了人类在荒诞现实中的生存之痛与心灵之伤；另一方面
他则以瑶家后人的身份描述瑶山沱巴人在转型期的生存境
遇，展开对瑶家文化的现代思考。

近年，同样以荒诞手法探秘与拷问人性的还有“70后”
作家杨仕芳，他的新作《没有脚的鸟》是写逃难而至并成为

“我”的婶婶和老师的“余老师”，婶婶美好得鹤立鸡群，而
无法言说的身份却如无脚之鸟，无法在生活中飞翔，只能从
落难到短暂幸福到暴露入狱，故事起伏跌宕，唯美感伤，颇
具理想主义色彩。这种一厢情愿的勉强，同样出现在《谁遗
忘了我们》 中，小说写荒诞人生中民办教师永被遗忘的故
事，前半部很不错，有想法有耐心有追问。但后半部粗疏坍
塌了，杨仕芳心急了，又一厢情愿地让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巧
合相连，给人一种带着粗疏的故事直奔主题之感。其实，我
们感受到了他对现实与梦想的关注，但“故事大于生活”，
太实太满了。便想，我们可否在作品的气质和文学品质上有
更高更多样更俊逸的追求？可否在生活况味和小说意味上多
些诗性？可否有些虚幻性的非现实的元素？一如《少年派的
奇幻漂流》，如此残酷的现实故事，却内涵着一个如此纯真
唯美的形式与内核。

女性写作：向内与向外

在广西民族文学中有一批不可忽视的“70后”少数民族
女作家，她们用女性的敏感探触广西红土地上血肉肌理的大
美和柔软，留下一篇篇“身体中的灵魂书写”（何向阳语）。
是的，少数民族女作家置身多重边缘命运，她们的书写有着
明晰的女性气质，身体、情感与社会始终占据了她们写作的
主要部分，“她们较少用外在的意识形态规划约束自己的情
感与思维，投射出具有女人个体对于历史、命运、爱情的体
验、感悟、意绪和理解”。（刘大先语） 这种从身体内心向外
部世界的开掘，是女性“身体中的灵魂写作”。

瑶族的纪尘是广西非常具有艺术天性并特立独行的女作
家，她的女性成长和苦难的小说系列，持续地提供着对于女
性历史与个人的经验思考，尤其对女性精神成长的探索，颇
具先锋意义，如 《缺口》《美丽世界的孤儿》 等。她注重女
性身体性写作，追问选择与被选择的关系，质疑女性自我的
出路，没有盲目地张扬女性背叛与反抗，是一种女性精神自
我的深度写作，充满了灰暗、紧蹙、憋闷、无力反抗的灵魂
绝望，让人窥见当下生活在光鲜背后的暗角，女性灵魂深处
的悲剧意识，以及女性成长所经历的疼痛和超越疼痛的能
力。纪尘的文风颇似10年前的林白，一如没有止息的南中国
的阴雨，反复地述说和倾诉，密度却很大。她女巫般敏锐感
性的叙述，是以散文诗般的语言和绚烂的意象见长，带着浓
郁南方气息的本土化，它们在南方的神秘和残酷的外表下，
掩藏着一颗渴望幸福和温情的柔弱心灵。

也许纪尘更多流淌着瑶族人善于迁移行走冒险的血性，
近年，从来只听从远方呼唤的她依然灵气逼人，一以贯之地
不畏劳顿艰险，不畏不可知的下一秒，独自穿越欧亚大陆和
中东，以身心独行远方，以细腻透彻的生命体验、热烈沉郁
的精神思索，自内向外地实践着她的身体中的灵魂写作。笔
尖下曾经围着火塘的瑶族婆婆，已经变成她的远方的《爱与
寂寞》。《叙利亚篇》《约旦篇》《黎巴嫩篇》《俄罗斯篇》 在
2012年的 《山花》 上发表，展示了她自由行走的人生状态，
而女性的精神之花隐秘而蓬勃地盛开。

壮族女作家陶丽群、潘小楼、梁志玲、黄芳、徐雪萍、
刘永娟、向红星、潘茜等也有不俗的创作实绩。令人惊喜的
莫过于来自百色的陶丽群，1979年生人居然会沉潜一隅，远
离热闹，呈现出同代人罕见的对乡土写作的倾心。她对女
性、大地的深情厚意，对乡间伦理、人间善意的精神探索，
使她作品的人性与社会、人间与自然相生相应，满目暖阳，
动心动人。她的笔触深入泥土和人心，那句出现在多部小说
中的“金子啊，土地”，是现代转型期农民对日渐稀少的土
地的千古呼唤，是她自内向外的灵魂书写。一如明丽暖阳般
的 《漫山遍野的秋天》，讲述了残疾貌丑的女子三彩为了生
活最低的要求，独自守望自己的土地，并为之燃烧的辛酸故
事。这个渴盼爱与孩子并虔诚几达宗教地步的丑女人，她还

有没有追求爱的权力？她还有没有生育的能力？如果有，却
一次次因外貌被抛弃；退次之只求一个孩子，却也九曲回
肠。所幸，艰难的生活让没有生育能力却热爱土地、渴望安
宁生活的黄天发走进三彩的寒荒生活，并让三彩尝到了生活
的美意，外貌的宿命使三彩对此难以置信，并惶惶不得终
日，生怕黄天发一如前两个男人一样突然蒸发。一个失爱女
人的心理精神，难免分裂。陶丽群没有让她再三被弃，也没
有夺走她终于满意的生活。因为丑女人勤劳良善、实诚执
著，出走的黄天发原谅三彩因怜悯智障儿而怀孕之过失，回
来与她共同抚养即将出生的孩子。“土地给他粮食，也给他孩
子”，这颇具象征意义，天道终于酬谢勤善与母性了，故事散发
着自内向外的深沉的悲剧色彩与浓郁的女性气质。这种典型
的自内向外的女性视角，不仅写出失爱女性心理精神的宿命
感，更表现了女性坚强与隐忍的生活态度，尤其女性灵魂散发
的人性光辉与生之快乐，与陶丽群丰沛而细腻笔致下的满纸
秋阳暖意、泥土芳香、万物生机相生，与母性、大地相应，饱满
大气。而那块黄豆地及其三个坟茔的意象也把人与土地的血
肉关系推到了精神高度，颇具寓言化和象征意义。

获《民族文学》2012年度奖的中篇小说《一塘荷香》则
是以女性视角关注外部世界的乡村社会，生于斯长于斯，对
乡村的捻熟，她的外看自然是来自内心的体察。上门女婿李
一锄与村霸赤脚医生廖秉德两代与土地的恩恩怨怨，故事深
刻、伤感，风水轮流、人心变幻，同样有着深沉的悲剧色彩
却上善若水，温良始终。“‘噗’的一声，有一只青蛙跳到
荷塘里，大概撞到一朵荷花上了，有淡淡的荷香弥漫过来，
月光如水，往事远了，夜静了下来。”整个故事在温暖中结
束，恩怨情仇也泯笑在这方清辉下的荷塘了。小说把自然与
人性的温度和宽度，在善意与仁慈的笔调中，铺展得淋漓尽
致、沉静感人。而贯穿小说的荷塘意象是个不错的虚笔，既
成为富有张力的隐喻与象征，又显示了陶丽群文学虚实之道
的领悟。此外，陶丽群还有一批颇具韵味的散文创作，如以
窗口为视角的 《庭院中的光景》，书写寻常人家的甜酸苦
辣、生老病死，让我们如读她的小说一样，通过女性视角看
到了这个时代的缩影，看到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人生层面，看
到时代与社会缺失却沉潜民间的人间善意。当然，陶丽群要
获得更强大的叙述力量，避免叙述的些许琐碎，也许多读诗
歌可以增强叙事的简洁干净与丰富诗性。

个性飞扬的潘小楼的系列中篇小说也散发着浓郁的女性
气质，尤其《魁山》，故事奇崛而忧伤，叙述却清冽迷人。浓郁
的壮族年节乡俗，如以包“拱背粽”的精细过程贯穿故事，包含
着浓郁地域文化传统内核的日常生活——那些世代相传的宗
教意识与民俗观念润化在一个个细节里，如壮乡的“巫师”、喊
魂、招魂、壮医、偈语、预言以及壮族民居等等，平和散淡，日常
捻熟，犹如一幅色彩清远的写意国画，意境细腻沉静，语汇鲜
活个性，洋溢着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见心见性见情。它们衬
托着鬼山（魁山）村落以及九伯一家鬼魅的命运，传递着壮族
山寨心灵的暗语，神秘忧伤，却余味绵长。

《魁山》已经从作者早几年的叙述迷宫挣脱出来，记得她
那部书写充满迷幻和自恋色彩校园生活的《罂粟园》，极力渲
染一个对众女生有害却让人深陷其中的游戏，虽然悬念迭起、
扑朔迷离，却有凌乱和自恋之感。还值得一提的是她去年初
的中篇小说《小满》，这个关于自我救赎的故事，虽然延续着她
峰回路转的叙述迷宫，为追求故事性写得有些满，巧合太多，
不如《魁山》疏密相间的内在张力和神性，但《小满》充满对复
杂人性的体谅，对艰难时世中人物择善而生的书写。作品塑
造了一位隐忍坚韧、博大包容的母亲形象，魅力虽不如《魁山》
那位仅寥寥数笔、一句“这是讳的”就栩栩如生的民族长者“奶
奶”，但这位母亲面对儿子的过失与决绝、林姨的一再背叛、后
勤主任和老黄的伤害与资助、儿子女友的死与病等所表现的
宽容和善，散发出了人性中坚韧恒久的光辉。她与儿女两代
寄生城市的无根漂泊，惨烈而无助，深切而疼痛，却又和善而
坦诚，充满宿命感。潘小楼文字干净感性，小说开头一个8岁
男孩对小满时节蔷薇清气的细腻感受，不免着上女孩的颜色，
也许小楼今后要注意如何贴紧笔下人物？

这种给人以人物错位感的还有梁志玲的小说 《微尘》，
这个与《小满》有些相似却略为单薄的故事，也一度令我误
以为是女孩视角。梁志玲钟情文学，创作颇丰，一直关注与
书写那些像微尘一样活着的小人物，书写他们无奈、纠结与
沉默的存在。比如，《自圆其说》 以精神胜利法来修复生活
与人性，充满了生活况味和源于生活疼痛的悲哀无奈。

而毛南族的梁露文却显示了别样的艺术追求，《民族文
学》“80 后”“90 后”专号发了她的短篇小说 《白鸟臆想》，
小说展开意识流的翅膀，把时间让给空间，以数个生活空间
和场景呈现为主，节与节、篇与篇互相独立又相互关联，人
物剪影似的，冥想、空灵、感伤。被生活折翅后的同性温
暖，隐隐透露出受伤后的别样意趣，飞扬着女性的诗意。当
然写意的叙述难免粗疏。如此以女性故事体现情感的多样

性，以及充满女作家的理想主义情怀与唯美情致的还有林虹
的小说《梦婴宁》、刘永娟的小说《丢丢的舞蹈》。而黄芳诗
歌中那些生命与情感相融的 《是蓝，是一切》，是心灵的

《仿佛疼痛》；徐雪萍在诗歌中深情地对边地进行歌唱；在
《迁徙》 中追寻自我的向红星，以自己曾经候鸟般的生活与
自然界候鸟互文，从而感知自然、人生与人性，笔致静好清
雅。她们充满女性的自省，以及女性精神在现实中曲折婉转
的表达，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她们对身体中灵魂的书写。

多样写作：本土化与现代性

广西青年民族文学杂花生树的多样化书写，既呈现了当
代民间社会是如何在大时代中蜕变消融，又流溢出浓郁的民
族韵味和民间文化的气息，初步建立了带有普适色彩的美学
风格，他们以小说、诗歌、散文创作体现少数民族文学的地
方性关怀，或关注同胞的底层挣扎和沉默，或亲近自然土
地，或抒写遭遇现代经济时代冲击下民间社会残存的诗性。

其中，刚迈过青年期的潘红日、严风华、蒙飞，近年却
勃发出各自创作的青春，佳作频频，他们不约而同地书写民
间那些活泼泼的生命，一任狂放的想象力脱缰而去。如曾经
长于以喜剧性的语言书写乡村看似荒诞事件来表达对民间现
实深切体认的潘红日，三年前从鲁院学习归来便少了原来的
油滑，多了叙述的真诚，他把原来的嬉戏化为含泪的笑。他
新近的中篇小说“三报”（《报废》《报销》《报道》），是一
幅幅栩栩如生的世井百态图，颇具讽刺意味。潘红日以他惯
常的洒脱幽默的文笔，述说着社会边缘化的单位——文联一
系列被同化与异化的故事，无常无奈。他深入生活的洞见、
自我戏谑的民间智慧，写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溃败和文人的
无奈与沧桑。《报废》 书写文联一辆破旧公车艰难而复杂的
报废故事，《报销》 是市文联主席章富有为了报销拖欠的账
单而疲于奔命的过程，《报道》 则是宣传报道中的无谓无
奈。都是日常生活片段，潘红日于寻常处发奇崛，把整个文
联系统内的喜剧闹剧反转剧等等鲜活上演，在他含泪的笑里
读者领略了《儒林外史》之遗风，更感受到他直指世道人心
的绵里藏针，步步问心，尖锐而宽厚，以及以同情之理解的
审视与批判，颇有善意与人性关怀。潘红日一直擅长写民间
小人物，我们能从中听到他们从土地深处长出来的破土的声
音，能感受他们讲述的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的隐含魅力。

具有同脉文风的还有蒙飞，这位曾以壮文长篇小说《节
日》获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壮人也在努力
开掘人的精神困境，只是比李约热、潘红日圆润温暖一些。
近作 《塑像》 以戏谑笔调叙述一位有良心商人的精神困境，
故事虽有些单薄，却沁透着感伤和无奈。老人去世要入土为
安却无土可入的冲突，壮族丧葬习俗、拒绝建纸厂与短视村
人的误解形成巨大的矛盾张力，而蒙飞笔触却有难得的从容
沉静，不疾不徐地开掘着生活的内在蕴含。故事开头平静而
生活化，以真实的述说引人入胜，而不是靠故事的外在吸引
读者，在真实与平静中藏着一种紧张感，让人物纠结的心理
和生活的无常复杂推进着故事，有想法也有章法。蒙飞是以
人物的内心打动我们，其中人性与良知始终是人物与故事的
底色，圆润温暖。他用经济的笔墨写出了相对完整的人物与
故事，可惜格局小了。此外，他颇具个性的叙事方式，也有
着潘红日的自然流畅和民间文化的余韵，俗话俚语常常喷薄
而出，似乎脱胎于山歌，又似三句半，不时闪烁着游戏精神
和方言的魅力，语势犹如雨后江河浩浩荡荡一往无前，颇具
节奏和质感。便想，蒙飞也许需要关注一下潘红日的文字控
制力，因为运用自嘲戏谑反讽是需要天生的分寸感和掌控力
的，多迈一步就容易油滑而伤害到文字的肌理。

近年以追寻和状写广西民族文化的散文家严风华，常常
一人行走于广西各世居民族的山山寨寨，以散文对各民族的
族源、节庆、饮食、服饰、婚姻、家居等生活习俗进行了个
性化描绘，如 《民间记忆》《一座山，两个人》《壮行天下》
等。近期，他的作品有些改变，多了对接传统和人心追问的
理性自觉。如《万年目光》中，不同的人先后穿越壮族圣
地——麒麟山，第一道目光来自中国社科院裴文中教授的发
现，它与壮族先人的目光的对视，与壮族后人（我与同行者）对
接，一句“车上谁是壮人？”“壮人的目光又磁在一起了。那是
穿越和延伸了万年的目光”。“目光”这道文眼贯通文气并传承
和接续了民族的血脉与文脉。好视角好题材，可惜作者点到
为止，放弃了开掘深挖的空间。而新近的《风掠过的时光》则
更深沉灵动，满纸好风如水，丝丝缕缕，却静水深流，沟通历史
时间和人文地理，其中世间烟火人气、书斋文气与名士风骨跃
然纸上，文本也从一个壮乡山间接通了外部世界与现代人类
文明。

黄土路的《从一片枫叶上回家》也有着深沉的民族文化
怀旧意识与现代反思，文章从马山甲篆山村儿时的记忆启
笔，“那几天”大人很忙，“原来壮族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三月三） 就要到来了”，家家忙做五色糯米饭，乌黑的是枫
叶水。“多年以后”枫叶少见了 （山林也建了新房马路），五
色糯米饭常常五色不全；山歌还在，那是某个赛歌会录下刻
成粗制滥造的 VCD，也只有老父亲与村里几位老人围着火
塘，静静地听，然后沉默。一个民族重要的“节日最初的意
义消失了”，“只剩下节日本身”。看枫叶成了文化活动，却
失望而归。为了从一片枫叶上回家，他再次独自踏上寻找枫
叶之旅。这份心灵的挣扎与眷念，既是民族的执著与忧郁，
也是一首余味绵长的挽歌。流淌着浓郁的民族韵味和民间文
化气息的，还有壮族钟日胜行走笔记式的报告文学、仫佬族
何述强的智性散文。那些与白天活跃热闹的何述强大相径庭
的散文，沉静唯美，颇具灵性。值得关注的还有壮族女作家
王勇英笔下的少年生活，充满了桂东南丘陵地带的万物花开
与灵性飞扬。她的“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以及新著《水
边的孩子》以委婉的笔调，不动声色地叙写了依山傍水的偏
僻小山村里一群群孩子的现实生活和精神成长，它们以现代
社会稀有的静气和精气赢得了儿童文学界的青睐。

置身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队伍中，尽管广西的青年作家
整体上未能凸显优势，但更年轻的“80后”“90后”作家已
经崛起。这些年轻的作家，我大多未曾谋面，但他们作品所
传达的灵性才情感动着我。1986年出生的阿耒有些像广西民
族文学的野生植物，其小说气质野气横生，小说《弟弟黄虎》便
生于乡土深处，那里有令我们无言的现代中国乡村深处的忧
郁。而生于1989年的微克的组诗《声音》如此感性敏锐，丰富
的想象力如此细微。在《又想起母亲》一诗中，诗人从每天楼
道的清洁工写起，在节制的干净的文字后，却分明潜流着一条
奔腾的情感之河。这是个对生命有真情有理解有爱心，当然
也具备诗人素质的青年诗人。还有艾芥的组诗《收割后的田
野》，地气与心气、聪慧与沉静扑面而来，令人动心。面对当下
满目玩弄小灵感小聪明的平面的诗歌，再读到这些清新深沉
与独特入心的诗歌，感觉真好。这些被文学照亮了的青春和
生命，他们明白面对新的时代，许多东西正在发生变化，不变
的是作家对文学的忠诚、对专业精神的坚持和对现代文脉和
民族精神的接续，他们是广西文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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